
9月初的一天 ，万众的办公室来了一位

他期待已久的客人，“隔壁化工厂”的

采购经理。对方提出，希望购买万众矿上产

出的煤炭。

万众是贵州省桐梓县鑫鑫矿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鑫鑫煤矿）的总经理，用更为人熟知的说

法，他是个煤老板。“隔壁化工厂”正式的名称叫

贵州赤天化桐梓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梓化

工），是一家以煤炭为主要原料生产氮肥的企业。

桐梓县里，煤炭是人与人来往的一条重要纽

带。本世纪初那几年，县城里来来往往的人，不

是开矿的就是挖煤的，不是买煤的就是卖煤的，

再不然，就是围绕煤矿提供各种服务的。

在有“西南煤海”之称的贵州省，同样的纽带

也曾存在于其他煤炭资源丰富的县域里。然而，

近十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升级，

对安全生产、生态建设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这

种原始简单的“煤炭社交”已难以为继。

在上游，煤矿经历着关停、兼并、重组的阵

痛；在下游，新型煤炭工业体系建设迫在眉睫。

怎样让运转多年的纽带不断裂、不停摆，成了身

处煤炭产业各个环节的人都要面对的必答题。

“小煤矿经济”走到了尽头

16年前，王维雄刚到桐梓县容光乡煤管站工

作时，当地“小煤矿经济”发展得正红火。

贵州是我国南方煤炭资源最丰富的省份，但

受到大面积喀斯特地貌影响，该省煤矿集中开采

难度大。于是，年产仅一万吨甚至几千吨的小煤

矿遍地开花。有老百姓形象地把这样挖出的煤称

为“鸡窝煤”——就像扒开鸡窝取鸡蛋那么容易。

那些年，煤炭及其衍生行业是贵州不少经济

强市、强县的最大产业支柱，在有的乡镇，七八成

劳动力都在矿上干活营生。

截止到 2005 年，仅在桐梓县 3200 平方千米

范围内就分布着近 300 处小煤矿，“绝大部分都

处于采卖原煤这种最初级的资源开发阶段”。王

维雄说，那时桐梓县还有个“怪现象”：煤矿众多，

可县里煤炭资源最丰富的区域却无人问津。“因

为没有技术，挖不出来。”

煤炭带来经济效益，也引发了诸多问题。自

2000年开始，贵州省因煤矿事故死亡的人数连续

12 年居全国首位；长期随意挖矿、粗放采煤对该

省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随着相关政策陆

续出台和收紧，“小煤矿经济”走到了尽头。

2005 年后，贵州全省多次展开煤矿整合、关

停行动。王维雄记得很清楚：2007 年，桐梓县关

闭年产 3万吨以下煤矿；2010年，关闭年产 9万吨

以下煤矿；2017 年，关闭年产 15 万吨以下煤矿。

到那时候，全县仅剩下 43处煤矿。

做了近 20 年煤炭生意，陕西人万众目睹了

小煤矿在贵州的起落。2015年前后，他常在微信

朋友圈里刷到同行寻求贷款的消息。“小煤矿想

活下去，只能加大投资扩大产能，可在当时的背

景下，很少有银行愿意向煤矿放款。”

于是，有煤老板开始低价甩卖豪车、房产以

求回笼资金，再后来，万众朋友圈里又多了不少

“卖矿启事”，很多人就此退出了这一行业。

桐梓县位于大娄山脉之中，地少人多，农业、

工业都不发达，煤炭是当地最重要的经济资源。

据摸排，全县探明煤炭储量共 47.72 亿吨。小煤

矿人去楼空，县城的发展也走到了十字路口。

自古以来，桐梓县就是贵州的北边门户，交

通便利。该地水资源充足，在煤炭之外还盛产石

灰石等辅助原料。多种有利因素叠加，有专家提

出，桐梓县可以发展大型煤化工产业。早在 2003
年，县政府就向遵义市政府递交了《关于发展桐

梓煤化工产业的报告》。很快，相关请示呈报至

贵州省政府并得到高度重视和支持。

当时，贵州省内还没有大型煤化工项目的成

功案例。对桐梓县而言，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向山要地建工厂

聂疆博习惯把去上班称为“去 1014”。在桐

梓化工，有人在 960 上班，有人在 982 上班，有人

在 1032上班。

数字代表着相应的海拔高度。建在山地上

的化工厂，5 个工作平台分布在海拔 960 米至

1032 米的 5 个高度上，聂疆博所在的 1014 平台，

是主生产装置所在地。有老员工记得，厂子刚落

成时，来调试设备的外国工程师满脸惊奇，说第

一次见到了“工业梯田”。

桐梓县要发展煤化工产业，有优势也有显著

的劣势。其中争议最大的，是用地问题。根据过

往经验，一家完整的煤化工企业动辄占地千余

亩，在“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哪里找得到这样的

厂址？

唯一的办法是向山要地。但这样一来，工程

量、施工难度和投入成本都会大幅增加，堪比愚

公移山。

2006 年 7 月，贵州省发改委邀请来自中科

院、清华大学化工学院、中石油化工规划设计院

等机构的多名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经过多次讨

论后，桐梓煤化工项目最终被列为了该省重点建

设项目。综合多方因素，最终，桐梓县燎原镇油

草村核桃坪组所在的山地被选中建厂。

现任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土建室副

主任许超因此成了“当代愚公”之一。

2007年 5月，桐梓县煤化工项目指挥部正式

挂牌。作为国内首个山地煤化工项目，前后有 30
多家化建施工团队参与建设，高峰时同时有一万

多名工人在场施工。

当时，项目土建工程师许超及其团队的任务

是负责 30万吨合成氨的主装置安装。长期在平

原地区做项目，许超没想到，自己在贵州遇到的

第一个难题，是设备运不到现场。

合成氨主装置含有多个高达 70 余米的一氧

化碳洗涤塔，贵州路窄弯急、桥隧比高，不熟悉路

况的外省司机往往要花比预计多好几天的时间

才能把洗涤塔送到工地。巨大的氨合成塔是装

置的核心设备，经过漫长等待后，因为超重，装载

合成塔的车辆卡在了距离桐梓县不远的一座桥

边，无法再前进一步。不得已，许超只能带人花

了两天时间把合成塔拆成三部分，运抵现场后再

重新拼接安装。

在喀斯特地貌广泛分布的贵州，为了防止地

面沉降，探洞和挖孔桩加固地基是安装大型机械

前的必经流程。十多年前，地下岩层状况还无法

实现超前探查，只能通过向下挖土的方式寻找稳

固的岩石层。

有一段时间，许超就像煤矿工人一样，每天

乘坐吊在滑轮上的篮子，下到地下深处对桩端持

力层进行检查，再决定是否开始孔桩灌浆。他记

得，最深的孔桩挖到了地下 40多米，为了回填一

个孔桩下的溶洞，他曾指挥工人灌下了几百立方

米混凝土。

桐梓化工总经理吴礼德参与了当时的建设，

据他介绍，为了确保承重安全，除了采用传统的

灌浆加固法，整个工厂的地基下还加装了 200 多

根深入地下几十米的加强版抗滑桩。“仅场坪建

设成本，就达到了两亿元。”

2012年 12月，经过 5年建设，耗资 8亿元，桐

梓县煤化工项目一期建设完工，具备了年产 40
万吨氮肥的能力。

上游产不出煤，下游治不了污

在聂疆博工作的 1014 主生产装置平台，随

处可见高耸的金属塔，巨大的烟囱以及交错的管

廊。但除此以外，厂区内既看不见煤灰，也闻不

到异味，更听不到噪音。这一切，在聂疆博 9 年

前进厂工作时，都是难以想象的。

桐梓当地产出的煤炭热值高，反应活性相对

偏弱，刚开始很长一段时间，从国外引进的先进

煤化工设备都“水土不服”。聂疆博大学毕业后

进入桐梓化工，在气化车间负责管理和维护气化

炉。那时候，车间地板常年黏着一层煤灰堆积成

的“黑浆糊”。一天工作下来，聂疆博从头到脚都

沾满煤灰。如果遇到进料口堵塞需要疏通管道，

他就会直接变成“黑人”，“跟挖煤工人一样，只有

牙齿是白的”。

聂疆博是河南人，习惯了每天吃馒头。到桐

梓县后，他买来的每个馒头，都要一边吃一边剥

皮——因为指甲盖里藏着洗不干净的煤灰，馒头

握在手里，不留神就“戳”上了黑印。

除了费馒头，爱干净的聂疆博还特别费工

装。那几年，他每天下班后的固定程序是先洗

澡再洗衣服。第一套工装，他只穿了半年就洗

烂了。

污染不仅在车间，还蔓延到了厂区外。在桐

梓化工运行的头几年，由于运煤专线铁路没有投

入使用，企业只能用载重卡车运输煤炭。因为相

关防护措施不到位，卡车进出县城造成扬尘，引

来了当地居民投诉。2015年，桐梓化工收到了桐

梓县环保局责令其停产整治 1个月的决定书。

明明是明星企业，却没有起到应有的示范

作用，一时间，对桐梓化工的质疑声四起。有好

几次，聂疆博穿着工装到县城吃饭或购物，都有

人凑过来问：“你们厂里的大烟囱是在往外排毒

气吗？”

与此同时，受小煤矿持续关停、兼并重组等

因素影响，桐梓县原煤产量逐年减少。2010 年，

该县原煤产量 420 万吨，到 2016 年，这一数据降

到了最低谷的 100 万吨。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

当地，仅桐梓化工一家，每年耗煤量就达到 180
万吨。

煤炭大县供需严重失衡，改革的阵痛正逐渐

凸显。

2019年，桐梓县在贵州省率先将煤矿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局改为煤炭产业发展中心，时任该县

煤安局副局长王维雄任发展中心主任。桐梓县

政府与当地煤炭企业的关系，从持续几十年的简

单监督、管理，转变为全方位的服务。

2018年 8月，设计产能为每年 21万吨的桐梓

县鑫鑫煤矿发生了一起瓦斯爆炸事故，被要求停

产整治。时任总经理因资金匮乏难以带领企业

渡过难关，于是向自己的老朋友万众求助，希望

他买下鑫鑫煤矿继续经营。

经过对万众过往运营煤矿的多轮考察，桐梓

县与其团队达成了合作协议。“当时县里说了，会

以最严的标准考核煤矿，但也会以最大的力度支

持煤矿。”万众回忆。

鑫鑫煤矿属煤与瓦斯突出煤矿，瓦斯治理既

关乎煤矿安全，也关系到煤炭产量。万众接手公

司后，桐梓县煤炭产业发展中心主动请来专家为

煤矿会诊把脉，并最终确立在主开采层下开挖保

护层，以此“引流”瓦斯的治理方案。

开挖新巷道需要投入新的设备，挖出的煤

炭品质又较差，万众当时算了一笔账，要实现瓦

斯“引流”，共计要从保护层挖出 20 万吨煤炭，

每吨亏损 200 元，“光这一项，就要砸进去 4000
万元”。

为了长远效益，在其后近一年时间里，万

众先后筹集资金 5000 多万元对鑫鑫煤矿进行

改造，煤矿实际产能也提升到 30 万吨。根据

贵州省相关规定，2019 年底，设计产能 30 万吨

以下的煤矿要全部关闭。按计划，鑫鑫煤矿将

在此之前提交材料，申请办理新的安全生产许

可证。

就在万众准备大干一场时，意想不到的情况

发生了。

劫后重生

王维雄有个习惯，一天结束前，他都会简单

记下当天的工作进度。在去年很长一段时间里，

鑫鑫煤矿的名字，几乎每天都出现在王维雄的

“日报”之中。

2019 年 12 月 16 日，贵州省黔西南州安龙县

广隆煤矿发生重大煤与瓦斯突出事故，造成 16
人死亡。受这次事故影响，12月 18日，该省紧急

通知要求年产 30 万吨以下煤矿停止生产，同时

暂停了 30万吨煤矿的兼并重组审批。

消息传来，万众脑中一片空白。在煤炭行业

摸爬滚打多年，他很清楚政策对煤矿生死的重要

性。审批暂停，意味着鑫鑫煤矿很可能无法按期

更换“准生证”，一旦煤矿被关闭，前期所有的投

入就都打了水漂。

心 灰 意 冷 之 下 ，万 众 干 脆“躲 ”回 了 陕 西

老家。

从万众进入桐梓县，鑫鑫煤矿的点滴变化王

维雄都很了解。突然之间，煤矿停产，老板走人，

但他却不愿放弃，“审批可以停，材料还要交”。

在 他 的 协 助 下 ，鑫 鑫 煤 矿 赶 在

2019年结束前提交了申请兼并重

组的完整材料。2020 年初，审批

程序重启，鑫鑫煤矿因此搭上了

该省年产 30 万吨以下煤矿转型

升级的末班车。

就在煤矿命运出现转机之

时，2020 年 4 月，国务院安全生产

委员会印发《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

治三年行动计划》，要求停止审批

新建和扩建后年产能低于 90 万

吨的煤与瓦斯突出煤矿。一时间，

鑫鑫煤矿又被推到了关停的边缘。

那段时间，贵州省能源局好

多人都知道，每到星期二全省能

源系统开会，就有个王主任为了

一个小煤矿到各个处室拜访、咨

询，寻找对策。最终，通过从遵义

市到贵州省再到中央层层报批，

已经完成瓦斯治理且得到兼并重

组许可的鑫鑫煤矿得以保留。

2020 年 5 月，鑫鑫煤矿兼并

重组初步设计评审通过；7 月，设

计方案获贵州省能源局批复同

意；12月，煤矿升级完成获得试运

转许可；今年 6 月，煤矿通过安全

设施设计竣工验收，取得《安全生

产许可证》，正式投产运行。说起

这一年多的经历，万众反复提及

一个词，“劫后重生”。

“重生”也发生在高山上的

桐梓化工厂房里。针对桐梓本

地煤炭的特点，公司科研人员引

入高反应性的外地煤炭，反复试

验后确定了混合比例。再加之

生产设备调试后状态逐渐稳定，

煤灰跑漏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2015 年停产整顿期间，桐梓

化工先是花 3000 多万元增加了

烟气脱硝装置，第二年又启动脱

硫改造，提出超净排放目标。据

公司副总经理任华彬介绍，目前，

桐梓化工每天产生 432 吨废水，

经处理后用于车辆冲洗、余热发

电、发电站补水等，全部实现回收

利用，“一滴都不外流”。

此外，桐梓化工每天产生的

300 余吨煤渣还催生出了两家下

游水泥厂。水泥厂以每吨 7.5 元

的价格购买煤灰，经加工后送至

全国多地建筑工地。“除了每年给

公司增加 150 万元经济收入，还

解决了废渣处理的大问题。”任

华彬说。

桐梓的答案

桐梓化工采购经理来访的消息，万众第一时

间告诉了王维雄。对这位陪着企业熬过非常时

期的“大保姆”，万众有说不尽的感谢。他说，虽

然正式投产只有不到 3个月时间，但凭借此前两

年多的瓦斯整治与技术改造，目前鑫鑫煤矿已实

现辅助智能化和机械化采煤，单日产煤量从 2018
年的 200吨提升到现在的 1000吨。按计划，鑫鑫

煤矿将在 5年内达到年产 45万吨的设计产能，为

更多的下游企业提供生产原材料。

王维雄很高兴地把这件事记进了当天的工

作小结。包括鑫鑫煤矿在内，现在桐梓县共有

煤矿 30 处，其中正常生产的有 10 处。其余的大

多因为资金匮乏暂时难以完成设备升级和技术

改造。

“找钱，就成了我现阶段最主要的工作。”王

维雄开玩笑说。在他最近的“日报”中，密密麻麻

记录着成果：已基本确定投资方案的，有明确投

资意向的，即将到桐梓考察的……“留下来的每

一个煤矿，只要有一丝盘活希望，我们都会尽最

大的努力。”

面对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双重考验，以煤

为生的桐梓县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目前，桐梓化

工是该省唯一的氮肥生产企业，也是西南地区最

大的煤化工企业。该公司年产氮肥 58 万吨，占

据了贵州市场 70%的份额，实现了规划之初的设

想：建得成，开得起，办得好。

在 1014 平台的尿素生产喷淋塔车间，如今

已是调度员的聂疆博，只需依靠电脑和设备开

关，就能操纵高约百米的圆形水泥塔完成尿素

生产任务。据他介绍，水泥塔顶端有类似淋浴

花洒的超大型喷洒装置，尿素液不断从中喷出，

在掉落过程中自然冷却，形成固态晶体颗粒。

而整个车间，除了温度稍高，再也找不出任何

“特殊”之处。

聂疆博说，在南方待了近 10 年，他爱吃面食

的习惯依然没有改变，“只是现在，再也不用剥馒

头皮了”。

（本版照片均由受访者提供。其中压题照为

桐梓化工厂房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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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丰李丰

转身转身转身转身

自 2005年起，贵州多次开展小煤矿关停、整合行
动。图为桐梓县一处永久关闭的小煤矿。

在如今的桐梓化工，员工只需轻点鼠标就能实
现自动化生产，工厂内再也见不到煤灰四处跑漏的
场景。

随着产能升级和技术改造，曾经靠“手挖肩挑”的
小煤矿也有了大型综合机械化掘进机。图为技术人
员正在调试鑫鑫煤矿的综掘机。


